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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冬 天 ，迎 泽 公 园
的 清 晨 于 我 而 言 ，有 了 别
样的期待。我照例裹紧棉
袄 ，系 好 那 条 用 了 多 年 的
格 纹 围 巾 ，踏 着 熟 悉 的 路
径向公园走去。寒风刮在
脸 上 ，依 旧 带 着 细 针 般 的
凛 冽 ，可 心 里 却 揣 着 一 团
暖 ，像 是 要 去 会 见 一 群 藏
在林间的老友。

作 为 年 逾 七 旬 的 老 太
原 ，这 座 公 园 的 四 季 流 转
早 已 刻 进 我 的 生 命 年 轮 。
以 往 的 冬 日 ，园 子 里 总 透
着 几 分 萧 瑟 ：湖 面 结 着 薄
冰 ，假 山 石 上 洒 着 淡 淡 的
霜 ，连 常 青 的 松 柏 也 显 得
格外沉默。我们这些老伙
伴 ，虽 雷 打 不 动 地 聚 在 亭
子旁，呵着白气唱歌，但话
题总绕不开家长里短和渐
长的年岁。直到那个寻常
的 早 晨 ，一 曲《我 爱 你 ，塞
北的雪》唱罢，老张神秘地
拉住我：“老范，快来看，这
树洞里住上精灵了。”

我 好 奇 地 凑 近 那 棵 老
树 的 疤 痕 ，瞬 间 被 眼 前 的
景 象 攫 住 了 心 神 。 那 树
洞 ，原 本 是 岁 月 在 树 木 身
上 刻 下 的 一 道 伤 疤 ，此 刻
却被神奇的画笔点化成了
一 个 充 满 生 机 的 微 型 世
界。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

“ 住 ”在 里 面 ，双 手 捧 着 一
颗松果，眼睛乌溜溜、亮晶
晶的，神态憨稚，仿佛正在
全神贯注地偷听我们的歌
声，那小心翼翼的模样，让
人心生怜爱。我忍不住伸
手想去触碰那份茸茸的暖
意 ，指 尖 传 来 的 却 是 树 木
粗 粝 而 冰 凉 的 质 感 —— 才
恍 然 惊 觉 ，这 竟 是 画 上 去
的！用色彩填补了树木的
伤 疤 ，让 原 本 斑 驳 的 树 洞
变成了天然的画框 。

这 惊 鸿 一 瞥 ，彻 底 改
变 了 我 漫 步 公 园 的 心 境 ，
晨练多了几分“寻宝”的乐
趣 。 迎 泽 公 园 的 树 洞 画 ，
需要细心之人放缓脚步方
能觅得。它们仿佛怕生似
的，散落在曲径通幽处，或藏在嶙峋的假山背后，或隐于
古意盎然的亭台旁，等待着与有缘人的不期而遇。低矮
的树洞里，一只粉色的小狐狸探出头来，眼神里满是对这
个世界的好奇与试探 ；枝干上，一只威风凛凛的“悟空猫”
正凝神远眺，仿佛在守护着这片园林的安宁 ；而那只扛着
行囊、毅然走出“浪浪山”的小猪妖 ，更是让我的心为之一
颤，它那小小的背影里，似乎承载着每个行者心中那份对
远方的渴望与勇毅 。这些画作并非生硬地附着于树干之
上，创作者依据树洞本身的形状、大小精心设计，让每个
小动物的形态和动作都仿佛本就该住在那里，与树木浑
然天成 。它们给萧瑟的冬天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暖意。

后来得知，这份美好的缔造者，是一位叫刘宇（网名
“ 画 画 的 何 小 雨 ”）的 太 原 本 地 姑 娘 ，她 是 太 原 理 工 大 学
艺 术 设 计 专 业 的 毕 业 生 。 她 选 用 环 保 的 丙 烯 颜 料 ，将
这 些 树 木 的“ 伤 口 ”变 成 了 风 景 ，不 仅 无 害 ，那 层 颜 料 膜
还 能 为 树 木 挡 雨 防 虫 。 艺 术 在 这 里 ，不 仅 是 美 ，更 是 一
种温柔的治愈与守护 。

这个冬天，这些悄然出现的树洞画，竟成了迎泽公园
里温暖的风暴，悄然改变了公园的气韵。往常冬日略显
冷 清 的 园 子 ，如 今 却 常 见 三 三 两 两 的 游 人 ，尤 其 是 孩 子
们，他们拉着大人的手，在光秃秃的树林间兴奋地穿梭，
寻找这些隐藏的精灵。“妈妈，快看！树洞里真的住着精
灵！”一名小女孩清脆的惊呼声，像一颗甜津津的糖果，瞬
间让我这古稀之人的嘴角也不禁上扬，仿佛自己也回到
了那个相信万物有灵的年纪。有的家长甚至专门带着画
册和孩子来“打卡”，将一次普通的逛公园变成了一场充
满趣味与发现的寻宝之旅 。年轻的父母在树洞画前，俯
下身给孩子们讲述童话故事，声音轻柔；摄影爱好者们架
起长焦镜头，精心捕捉着光影与色彩交织的细节；就连我
们这些每日晨练的老人，也多了新鲜而温暖的谈资——
今天，你又发现了哪个新的树洞画？它又有着怎样动人
的姿态？

与我一同唱歌的老张感慨道，这些树洞画让他想起
了童年听过的神话故事，那些住在山林里的精灵仙子，让
冰冷的城市森林重新焕发出梦幻的光彩。老李则觉得，
这画上的小动物，比他孙子看的动画片里的形象更真实、
更有温度，因为它们就“生长”在真实的自然里，带着手作
的温暖与生命的质感。我们这些老人，年轻时经历过物
质的匮乏，年老了又常感精神的孤独，而这些小小的树洞
画，却像一束微光，照亮了我们内心沉寂的角落，让冰冷
的心渐渐暖和起来 。

艺术不再高高在上，悬置于美术馆的墙壁，而是如此
自然地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与日常相伴相随 。公园里，
艺术与生活相伴相随；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不
正是我们年轻时内心深处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图景吗？那
位叫刘宇的姑娘说，她希望这些树洞画能像微光一样，照
亮树洞里的角落，让路过的人心里暖一下 。于我而言，这
光虽微，却足以照亮整个寒冬，让我们这些老人的心重新
变得年轻而柔软。

如今，我依旧每日去迎泽公园锻炼、唱歌，但我的歌
声里，却比往日多了几分轻快与欣喜。当歌声飘过安静
的树林，我仿佛觉得，画中的小松鼠竖起了耳朵，小浣熊
眨巴着眼睛，那只勇敢的小猪妖也似乎停下了脚步，侧耳
倾听。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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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消息是朋友在电话里告知的，语气里带着我们之
间才懂的兴奋：“来了，老地方，不少呢！”于是，这个周末
的午后，我便又踏上了那条不知走了多少遍的、通往汾
河湿地公园的路。时节已近 11 月末尾，北国的冬天，算
是正正地坐稳了它的江山。风是主角，褪尽了秋日最后
那一点犹疑的温存，变得削切而干燥，吹在脸上，有了一
种清晰的、属于物质的触感。路旁的槐树，叶子早已落
尽，只剩下疏朗而坚硬的枝干，直挺挺地指着灰蒙蒙的
天空，像一幅用焦墨画出的素描，简约，却有一种沉甸甸
的力量。

公园里，夏日里那逼人的、几乎是喧嚣的绿意，早已
沉寂下去。芦苇是一片望不到边的赭黄色，顶着一簇簇
灰白的芦花，风过处，便集体弯下腰去，发出潮水般沙沙
的响声，过后，又慢吞吞地直起来。河水似乎也流得缓
了，颜色是青灰的，映着天光，显得格外沉静。晨起岸边
的水洼里，甚至结了薄薄的、蝉翼似的冰凌。整个世界，
仿佛卸下了浓妆，显露出它最本质、最素朴的筋骨。这
景象，初看是有些萧瑟的，但看得久了，便能品出一种庄
严与辽阔来。热闹是它们的，这冬日的静寂与坦荡，独
独是我的。

我和朋友会了面，彼此并不多话，只相视一笑，便默
契地朝着那片熟悉的地方走去。他肩上扛着那只长长
的镜头，像一位老猎人扛着他的枪，只不过，我们猎取的
不是生命，而是美，是瞬间，是自然慷慨赐予的感动。

还未走近，目光所及的水中央，那一片移
动 的 雪 白 ，让 我 的 眼 散 发 出 惊 喜 的 光 。 是 它
们，如期而至的旧相识。离得还远，看不真切，
只觉那是一群散落在巨大褐色画布上的灵动
的光斑，在冬日下午偏斜的、泛着淡金色的阳
光里，白得有些晃眼。我们不敢惊扰，寻了一
处高地，悄悄支起三脚架。透过长焦镜头，那
个洁白的世界才猛地被拉近到眼前，一切细节
都鲜活起来。

那真是一种令人屏息的洁净。它们的羽
毛，不是那种呆板的、毫无生气的白，而是一种
透着光泽的、温润的乳白，尤其是在逆光下，羽
毛的边缘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极细的、明亮的金
边，有了玉的质感。它们的身形是那样颀长而

优雅，长颈曲成一个从容的问号，铁色的长喙像一柄出
鞘的利剑，却又凝然不动。最是那双青黑色的长腿，立
在清浅的寒水中，瘦硬如竹枝，自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清
高。它们有的静静伫立，与脚下冰冷的河水、与这整个
冬天都融为了一体；有的则缓步徜徉，步子迈得极轻、极
慢，像芭蕾舞者用足尖在试探大地；偶尔，会有一只忽地
引颈一啄，快如闪电，水面便漾开一圈小小的涟漪，那便
是它今日的餐食了。

忽然，近岸的一只，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念头催动，两
翅一展，悠然腾空而起。起飞的动作毫不费力，宽大的
翅膀缓慢而有力地扇动着，带动着流线型的身体，向着
更开阔的水面滑去。那一刻，它舒展的双翼，向后伸得
笔直的双腿，那从容不迫的气度，真真是这冬日天地间
最 动 人 的 诗 行 。 天 空 是 它 无 边 的 稿 纸 ，而 它 飞 过 的 轨
迹，便是最美的句子。

望 着 这 群 洁 白 的 精 灵 ，我 的 思 绪 便 不 由 得 飘 散 开
去。我想起几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少年时，也曾在这汾
河边玩耍。那时的汾河，断不是如今的模样。记忆里的
河水，似乎总是浑浊的，带着一股不太好闻的气味，两岸
是杂乱的土坡和荒草，鲜有这般规整的、充满生机的湿
地景观。莫说是这般成群的白鹭，便是寻常的水鸟，也
难得见到几只。那时的冬天，似乎只有枯索与荒寒，是
一种单调的灰黄色。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约是这十几年前吧，人

们开 始 行 动 起 来 ，清 淤 、蓄 水 、植 草 、种 树 ，硬 是 在 这 城
市 的 腹 地 ，呕 心 沥 血 地 营 造 出 了 一 片 宝 贵 的 湿 地 。 起
初 ，只 是 些 胆 大 的 麻 雀、喜 鹊 归 来 ，后 来 ，野 鸭 子 多 了 ，
再后来，便有了夜鹭、苍鹭，直到如今，连对环境最为挑
剔 的 白 鹭 ，也 把 这 里 当 作 了 南 迁 北 归 路 上 一 个 可 靠 的
驿站。

这白鹭的归来，不单单是鸟类的迁徙，更像是一封
盖着自然邮戳的绿色信笺，投递到了这座古老的工业城
市。它无声地诉说着，只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耐心，被
损伤的环境是可以愈合的，失去的生机是可以重新回来
的。它们每一次优雅的起飞与降落，都是对这座城市生
态改善最有力、也最诗意的褒奖。念及此，我再看向那
群白鹭时，心中便又添了一重深厚的意味。它们不再仅
仅是美的化身，更是一种象征、一种希望，是人与自然达
成和解的、活生生的证据。

夕阳渐渐西沉，光线变得愈发柔和，给整个湿地铺
上了一层暖融融的橘红色。远处的山脉和城市建筑的
轮廓，在暮霭中显得模糊而温柔。白鹭们也开始活跃起
来，一群群地飞起，在天空中盘旋，寻找着夜晚的栖所。
它们的翅膀映着晚霞，仿佛一群归家的天使，场面壮美
得令人心醉。

我和朋友收拾起装备，沿着来路缓缓而归。回头望
去，暮色四合，那群白色的精灵已融入苍茫的夜色里，不
见 了 踪 影 。 风 更 冷 了 ，但 我 们 心 里 却 是 暖 的 。 我 们 知
道，当明天太阳升起，它们又会准时出现在那里，如同这
冬日里不会失约的、最洁净的雪。

白鹭归时，太原的冬天，便不再只是北风的凛冽与
万木的凋零，更有一份静谧的等待，一份来自远方的、洁
白无瑕的问候。这问候，年复一年，温暖着河流，也温暖
着每一个在岸边守望的人的心。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 切 发 生 得 悄 无 声 息 ，停 电 了 。 午 后 3 时 的 暖
阳 ，正 透 过 窗 ，慷 慨 地 泼 洒 进 来 ，却 因 这 突 如 其 来 的
寂静，而显得异样。我下意识地按了按手机的侧键，
屏幕亮起，那提醒“流量告罄”的小字，此刻更像一种
命 运 的 调 侃 。 也 罢 ，索 性 将这最后的电子窗口也轻
轻搁下。

这小小的方寸之地，三面环着明净的玻璃，将它
妥 帖 地 围 合 成 一 个 独 立 的 世 界 。 它 是 我 平 日 读 书 、
养些绿萝的所在，此刻，却成了我与真实外部天地唯
一的、也是最宁静的联结。五层楼的高度，恰好让视
线 能 从 容 地 越 过 近 处 的 屋 脊 ，与 那 片 冬 日 的 林 木 坦
然相望。

我的目光，便不由得投向了那些被窗格轻轻框住
的景致。平日里来去匆匆，何曾细细地瞧过它们？此
刻静观，竟觉着是另一番天地。大多数的叶子早已落
尽，向天空伸出千万条疏朗的、清瘦的枝丫，交错着，
像是用最淡的墨在蓝纸上勾勒出的画。那线条，有的
遒劲如篆书，有的飘逸如草书，自有一种删繁就简、去
伪存真的气度。却也有那倔强的叶子，还恋在枝头。
不是夏日那种饱含水分的绿，也不是秋日那般燃烧的
黄，而是一种沉静的、灰扑扑的赭色，边缘卷着，像一
封封被时光浸染的旧信笺，在风里微微打着颤，仿佛
低语着一些不肯遗忘的旧事。

最耐看的，还是那树干。一棵有一棵的姿态，一
棵 有 一 棵 的 性 情 。 近 处 的 那 棵 老 槐 ，树 皮 是 深 褐 色
的，皴裂开深深的、龙鳞似的纹路，每一道褶皱里，仿
佛都藏着风雨的故事，虽隔着玻璃，亦能想象其粗糙
而 温 暖 的 质 感 。 稍 远 些 的 几 株 白 杨 ，则 显 得 清 俊 许
多，通体是素净的灰白，上面布满了像是人眼一样的
斑痕，疏疏落落，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片天地。风来
了，这风是看不见的，窗子也紧闭着，你却能从树的动
静里读出它的形状与力道。它拂过那些枝干，摇曳的
姿态透过玻璃无声地演绎着，而传入耳中的，只有一
层极微弱的、被过滤了的悠远轻啸。这无声之声，比
平日里电器运转的单调噪声，不知要丰富、悦耳多少
倍了。

目光顺着树干往下溜，便见到了地上的人。几位
老人，挨着墙根，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眯着眼，像那
些老树一般，静静地吸收着阳光的暖意。他们不大说
话，只偶尔慢吞吞地交流一两句。几个孩童，却像上
了发条的小马达，在不大的空地上追逐、笑闹，那清脆
的笑声，虽因玻璃的阻隔而略显沉闷，却依然仿佛一
颗颗明亮的珠子，滴溜溜地滚到这宁静的底色上，溅
开一片生动的涟漪。

看 着 这 般 景 象 ，心 里 那 点 因 停 电 而 起 的 微 妙 焦
躁，早已荡然无存。我返身从书架上信手抽出一本旧
书，是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又搬了那把舒适的靠

椅到这玻璃围合的小天地里，依偎进去，就着这通透
的天光，闲闲地读起来。电停了，倒像是把喧嚣的世
界关在了门外，这方寸之地，因这意外的寂静而更显
静谧，竟成了我的“缘缘堂”。纸页在指尖摩挲，发出
细微的沙沙声，墨香混着阳光的味道，有一种令人心
安的实在。读几页，便抬起头，透过明净的玻璃，看看
天，看看树，看看人，思绪飘出去老远，又慢悠悠地荡
回来。这种阅读，是全无目的的，是与作者、与自然的
一场静谧的对话。

忽而便想，古人无电，他们的日子，怕是天天都如
我这停电之后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晨昏交替，
观草木荣枯。他们的时间，是跟着太阳、月亮走的，宽
缓而悠长，不像我们的，被电钟表分割成无数精确而
急促的碎片。我们征服了黑夜，却似乎遗忘了星空；
我们营造了恒温的居所，却可能隔绝了四季的真意。
这片刻的停歇，倒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平日生
活的某种仓皇与失真。

夕阳的光渐渐变得柔和，颜色也由琥珀色转为淡
淡的金红。楼下的老人已收了马扎，唤着孙儿，慢悠
悠地踱回家去。屋内的灯，却在这一刻，毫无预兆地

“啪”一声，重放光明。电视机也响起了新闻播报的声
音，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却没有立即起身。我贪恋着这窗外的夕阳，贪
恋着这片刻安宁的余韵。我晓得，明日里，大抵仍是
那般忙碌的光景。但经过这一番于方寸阳台中获得
的洗礼，心头竟像被这隔窗的冬风吹过、被这透窗的
暖阳晒过一般，清明、妥帖了许多。

我合上书，封面上“缘缘堂”三字，在暮色里显得
格外温润。停电之后，在这寻常的阳台内，我竟寻着
了那久违的、属于自己的“缘缘堂”，它不在别处，就在
这静下来的心里。

上个周日的早饭后，我和老伴去晋
阳 湖 转 转 —— 我 心 底 藏 着 个 小 小 的 念
想，想顺路探望一位 3 个月前才认下的

“老朋友”。
从老年公寓去往公园，要经过一段

百 余 米 长 的 夹 道 。 说 它 是 夹 道 ，因 它
宽 不 足 3 米 ，两 侧 都 是 待 建 工 地 ，围 着
高 高 的 彩 钢 围 栏 ，风 吹 过 时 总 带 着 些
尘 土 气 息 。 这 条 路 走 了 无 数 遍 ，我 从
未 留 意 过 路 侧 与 围 栏 间 隙 处 ，那 些 在
砖 石 缝 隙 里 自 生 自 灭 的 野 草 。 盛 夏 的
一 日 返 程 时 ，老 伴 忽 然 从 身 后 轻 呼 ：

“ 看 ！ 那 不 是 枪 儿 苗 吗 ？”我 连 忙 驻 足
转 身 ，果 然 在 夹 道 东 侧 的 荒 草 丛 中 ，一
株 枪 儿 苗 长 得 格 外 旺 盛 。 主 秆 大 约 2

厘 米 粗 ，在 离 地 10 厘 米 处 分 出 数 条 枝
丫，整株高约 60 厘米，墨绿的叶片错落
有 致 地 缀 在 枝 条 上 ，叶 间 挂 满 了 毛 茸
茸 的 黄 绿 色 椭 圆 形 小 花 ，像 缀 着 一 串
串 迷 你 绒 球 。 望 着 这 株 从 小 看 到 大 的
野 生 植 物 ，在 城 市 的 夹 缝 中 这 般 鲜 活 ，
心底忽然涌起一阵久违的惊喜。

儿时的盛夏时节，一簇簇嫣红的花
朵像火焰般绽放，把小小的院落映得暖
意融融。每当花开得最盛时，母亲总会
在 我 放 学 回 家 后 吩 咐 ：“ 去 掐 些 枪 儿 苗

叶来，给你们包红指甲！”我便欢天喜地地奔向村外，不消片刻就
能掐回一大把新鲜的叶片。

枪儿苗的叶子呈心形，长成后有孩童巴掌大小，韧性极好且
不渗色，是包红指甲的天然材料。晚饭后，煤油灯的光晕里，母亲
把指甲花放进破碗，加一小块白矾，用擀面杖头细细捣成泥状。
我们兄妹几个伸出小手，看着母亲把花泥均匀涂在指甲上，再用
枪儿苗叶子仔细包好，用棉线轻轻缠紧。第二天清晨，我们醒来
的第一件事就是扯掉叶套，比试着谁的指甲染得更红。

我 对 枪 儿 苗 的 熟 悉 ，远 不 只 包 指 甲 。 它 的 果 实 被 我 们 叫 作
“蒺藜儿”，比黄豆稍大，纺锤形的果子表面布满尖硬的钩刺，成熟
后呈深灰褐色。冬天在村外荒草滩玩耍，或是从田间小路回家，
裤腿上总会挂满这些“小刺球”，得坐在板凳上一个个仔细揪下
来。家里养着羊，开春放羊时，羊身上也常会挂上干枯的蒺藜儿，
硬扯根本扯不下来，只能用剪刀连毛一块剪掉，让人既心疼又无
奈。也正因这“黏人”的特性，枪儿苗在有些地方被称作“羊负来”
或“牛虱子”。这一“益”一“害”，让枪儿苗的模样和名字，深深烙
在了我的童年记忆里。

长大后，我又发现了枪儿苗的小秘密：若是单株散漫生长，枝
条便四向蔓延，与其他野草争抢阳光雨露；若是丛生一处，则几乎
不分枝，而是互相扶持着向上生长，竟有几分松树的苍劲。这种
丛生的枪儿苗能长到一两米高，枝条柔韧结实。当年农家人捆缚
扫帚，用的就是这种枝条——割回来削去侧枝，晾晒几天后用碌
碡碾扁，捆扎的扫帚既结实耐用，又不会扎手，往往扫帚头磨秃
了，捆缚的枝条依旧完好。

其实，家乡人口中的“枪儿苗”，便是苍耳。苍耳子可榨油，也
是一味中药。

后 来 ，村 庄 拆 迁 改 建 ，昔 日 的 田 野 、荒 滩 被 高 楼 和 柏 油 路 取
代，那些随处可见的枪儿苗，也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此，当在夹道的荒草丛中重逢这株枪儿苗时，我才格外珍视。
那日再去探望，它已褪去翠绿，变得干枯，不知被什么车辆辗轧得
匍匐在地上。我蹲下身子摘下几颗蒺藜儿，指尖仍能感受到那熟
悉的坚硬刺痛，仿佛握住了一段远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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